
张静：作为一档由教育部、国家

语委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同举办的

全民参与的诗词节目，《中国诗词大

会》 已经连续播出了五年，您对这个

节目有怎样的评价？

叶嘉莹：《中国诗词大会》 是我

非常喜欢的一个节目。因为通过这个

节目能够看到现在我们国内这么多人

都喜爱古典诗词，这真是一个文化振

兴的现象。不但是我自己，而且我在

日本的侄子、远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学

生们也常常通过手机和电邮纷纷给我

传来节目的讯息。这个节目办得非常

好，对于推广我们中国的古典诗词、

引发大家阅读诗词的兴趣确实是很有

帮助的！作为一名96岁的老人，看到

我们社会上无论男女老幼、各行各

业、方方面面的人士都对古典诗词仍

有浓厚的兴趣，我真是高兴，觉得自

己上世纪70年代末回国教授古典诗词

的选择没有错！

张静：五年来 《中国诗词大会》

一直将中国古典诗词与选手的人生故

事紧密结合，陆续推出了很多与诗词

相伴的普通人的故事，比如一战成名

后改变人生轨迹的快递小哥、来自基

层的干警、戍边战士、与病魔抗争的

中年夫妇，您对这种带着故事做节目

的方式有怎样的看法？

叶嘉莹：要知道中国古人作诗，

是带着身世经历、生活体验，融入

自己的理想志意而写的，他们把自

己内心的感动写了出来，千百年后

再读其作品，我们依然能够体会到

同样的感动，这就是中国古典诗词

的生命。《中国诗词大会》 出彩之处

就在于节目立意高远，内容环节不

仅仅有古典诗词的背诵、古代文化

常识的识记，更重要的是在传递我

们民族代代相传的诗词文化中特有

的精神品格。《弟子规》 里言“不力

行 ， 但 学 文 ， 长 浮 华 ， 成 何 人 ”。

《中国诗词大会》 既不推崇娱乐至

上，也不倚重记问之学，虽然是一

档竞赛节目，但谦谦君子、鸿儒谈

笑展现出的是我们民族的气度与风

貌；重在参与、播撒种子体现出各

年 龄 层 次 诗 词 爱 好 者 的 胸 襟 与 担

当。参赛选手们的言行践行了中国

古典诗词中的品格与修养，正是他

们的取舍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的精髓与妙义。《荀子·劝学》 篇

云：“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

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

七尺之躯哉！” 今日的我们诵读千

载以上的诗词，为的不仅仅是能背

会写、刻舟求剑，更重要的是我们

应去体会那一颗颗诗心，与古人的

生命情感发生碰撞，进而提升自己

当下的修为。

张静：有数据统计，自 2016 年

《中国诗词大会》 开播以来出版的古

典诗词读本有百余种之多，而且第五

季《中国诗词大会》的报名人数约40

万人，是第一季报名人数的 13倍，不

禁想起古人的诗句“好将一点红炉

雪，散作人间照夜灯”。

叶嘉莹：是 的 ，《中 国 诗 词 大

会》 能够在社会上引起如此热烈的反

响，使我更加坚信：中国的古典诗词

绝对不会消亡。古典诗词凝聚着中华

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志趣、气度、

神韵，是我们民族的血脉，是全体中

华儿女的精神家园。只要是有感觉、

有感情、有修养的人，就一定能够读

出诗词中所蕴含的真诚的、充满兴发

感动之力的生命，这种生命是生生不

已的。愿中国的古典诗词可以成为更

多人生命中的指路明灯！

张静：《中国诗词大会》 播出五

年来，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也带

动了很多语言文化类电视节目，您对

这些节目还有什么建议和期许吗？

叶嘉莹：如果在诗词佳句记忆、

诗 词 故 事 解 读 、 诗 词 常 识 考 查 之

外，把古典诗词的声调之美与情意

之深，在节目中也能够表现出来就

更好了！教育部一直在实施“中华

经典诵读工程”，《中国诗词大会》

是其中的品牌活动，实际上，教育

部去年还首次举办了“迦陵杯·诗

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也是诵读

工程的一项活动。比赛以我的别号

命名，专门面向全国中小学语文教

师，强调的就是古典诗词的读诵与讲

解。去年暑期决赛选手来南开参加现

场比赛时，虽然我还在病中，但仍然

亲自到 40 年前我首次回国执教时的

阶梯教室与大家见了面，讲到了我自

己的两大心愿：一个是把自己对于诗

歌中之生命的体会，告诉下一代的年

轻人；另一个则是把真正的诗歌吟诵

传给后世。听说教育部还会把这个赛

事持续举办下去，希望能选拔出一批

优秀的语文教师，也可以考虑与媒

体节目融合，大家一起把我们古典

诗词的薪火传续下去。

张静：目前，新冠肺炎疫情正在

全球持续蔓延，特别需要全世界携起

手来共克时艰。您有没有想到哪首诗

作可以与大家共同分享？

叶嘉莹：作为一位 96岁的老人，

我一生经历过很多患难。记得2007年

的冬季我因肺炎住院，病愈后曾写过

一首和友人的小诗：“雪冷不妨春意

到，病痊欣见好诗来。但使生机斫未

尽，红蕖还向月中开。”我也坚信只

要我们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就一定

能够彻底战胜疫情，迎来人类发展更

加美好的明天。

我 原 本 不 写 诗 ， 只 是 近 10 年

来，才不间断地学习写诗，且乐此

不疲。那么，为什么这么乐于写

诗，写诗又给我带来了什么乐趣

呢？ 坐下写作本文之前，例行的

餐后散步中，我凑成四句，尝试以

诗作答： 诗 词 何 以 乐 ， 言 志 也 抒

情。一字推敲苦，突来大喜生。

习惯了的事情容易
乐于为之

我曾有文章介绍过，宣传文化

工作的领导岗位驱使我学习书法，

书法界提倡书写自作诗推动我学习

写诗，写诗的时间哪里来？散步路

上，参观途中。于是，只要散步，

我就开始琢磨写什么；只要参观，

我就注意有什么好写。这样做，开

始 是 强 迫 自 己 ， 慢 慢 地 就 成 了

习惯。

所谓习惯，就是持之以恒的行

为。习惯都是养成的。一个人无论

做什么，只要坚持，有规律地重

复，久而久之，就可以成为习惯，

习惯则成自然，自然而然的事情就

可以轻松为之、乐意为之。我喜欢

写诗，就是这么培养起来的。

人们公认文稿写作是最痛苦的

差事，然而，我有一位同事，组织

安排他离开研究室而到别的部门任

“一把手”，要在别人求之不得，他

却不甚乐意，告诉我说：“我就喜

欢写文稿，习惯了！”

我之乐于写诗，就是如此！习

惯了的事，就会乐于为之！

乐于为之的事情可
以创造乐趣

这 是 说 ， 一 旦 乐 于 写 诗 ， 那

么，写诗就能带来乐趣。某年我去

澳大利亚，特地去菲利普岛看企鹅

从远海捕食回巢的情景。离预定时

间还有半个小时，于是我就坐在观

众席上冒着大风寒冷写了一首 《等

企鹅回巢》。

诗之乐更多地存在于满足各种

邀请和请求时。比如，每年各地都

有不少纪念或庆祝之类的专题书法

邀请展，我书写的都是自作诗。再

比如，子女结婚、新居布置、60 岁

以上亲朋好友过寿等，每年都有索

诗要字的，我都予以满足。再比

如，每年都有博士生毕业，我都主

动 写 诗 并 以 书 法 形 式 奉 送 ； ……

乐，就产生于自己能够满足他人的

需求中。

诗之乐还体现诗人或作者间的

唱和之中。2017 年 12 月 9 日晚间，

我接到诗坛名宿周笃文先生短信，

打开一看喜不自胜。他写道：诗意

中国颁奖会喜晤文彰、小包漫成。

笃文戏笔：久别重瞻国士风，英姿

毅彩几人同？吟坛纪录重重破，喜

看诗潮拥破空。

这首诗表达的是白天他和我们

一起参加包岩女士操持的“诗意中

国”颁奖会而久别重逢及诗坛空前

繁荣的喜悦。我随即步笃文老师原

韵，和道：华楼意外沐仙风，神采

飞扬往日同。晚读清诗犹面晤，深

情一拥借长空。

没想到，当天晚上 11∶44，笃

文老师回复：喜读次韵，深佩高

情。再和：泱泱文采见高风，李杜

苏黄兴略同。妙笔生花吾辈事，中

宵飞梦滞星空。再赓来韵，冀博高

明哂正。笃文上。

次 日 清 晨 ， 定 时 铃 声 把 我 闹

醒，一睁眼就读到笃文老师的再和

诗，十分高兴，在赴首都机场途

中，我再次步韵奉和：一序悠然见

雅风，行云流水大师同。奉传千古

文章事，话不容留半句空。

“ 一 序 ” 即 笃 文 老 师 为 我 的

《周文彰诗词选》 所赐的序，写得

特别动情用心，给我这个初学者以

很大动力。我的感受是，唱和，一

定是作者乐于写诗的心情表露，也

是享受写诗之乐的自觉行为，否

则，不可能用、也用不好这种表达

方式。

奇事常生奇趣

因为见缝插针地把零星时间用

于写诗，自然，天长日久，难免会

因诗而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

来，此即所谓“奇事”。比如，散

步写诗碰树撞人、候机写诗误机

等，此类事情不多，发生之时并不

好 受 ， 但 入 诗 之 后 则 感 到 十 分

有趣。

2015 年 5 月 5 日到北京南站乘

高铁，没到检票时间，我就在候车

大厅兜圈子散步，找题材写诗，差

点撞上匆匆旅客。我顿时来了灵

感：就写 《高铁候车大厅散步》：

人 来 客 往 尽 匆 匆 ， 左 右 回 旋 可 走

通。愣有肥妞迎面上，慌忙躲闪撞

花丛。

2016 年 4 月 6 日傍晚 6∶50，我

从杭州坐高铁到镇江，因与博士生

胡登良通电话谈论文，直到接站的

老乡电话催我出站，我才知道列车

已过镇江正向南京奔驰。我在南京

南站广场等从镇江赶来接我的小

车，一边围着行李散步，一边写成

这首题为 《误站》 的绝句，宁南即

指南京南站：全神贯注电登良，高

铁飞驰过镇江。座上惊腾时已晚，

宁南静等至空场。

2017 年 3 月 14 日我在某部委培

训中心讲课，为其优美的环境所

动，写了一首七绝，然后早早到达

首都机场，准备飞青岛。因为有了

误站的教训，我特地坐到登机口，

边整理这首诗边听登机招呼，但直

到起飞时间过了仍没有动静。于是

起身打听，才知道我坐错了登机

口，飞机已经飞走了。折腾一气，

换好两个小时之后再飞的机票后，

我又写了这首 《误机》 诗：临行痴

醉酌诗词，物我皆抛两不知。待到

回神疑误点，航鹰振翅起飞时。

真 是 “ 成 也 萧 何 败 也 萧 何 ”。

误机当时我很是着急，事后，它反

倒成了我津津乐道之事。这便是我

所说的“奇事常生奇趣”。

现在，诗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

部分。我深知我写诗还在初级阶

段，但我的确“乐于写诗”，也尝

到了“写诗之乐”。人们常说，兴

趣是最好的老师，这话没错。但学

习和做事在很多方面、很多时候并

不是来自兴趣，而是出于压力。兴

趣常常是在学习和做事到了一定程

度后才渐渐产生的。当以学习和做

事为乐并享受其乐时，学习和做事

就进入良性轨道了。

学 诗 之 路 漫 长 ， 我 当 继 续

奋进！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遽

如白驹过隙的忽忽人生，能与千载悠

悠的中华古典诗词相遇，是怎样的一

种人生，怎样的一种况味？

“昼长苦夜短，何不秉烛游？”恒

如长昼永夜的漫漫人生，假如不与千

载悠悠的中华古典诗词相遇，又是怎

样的一种人生，怎样的一种况味？

中华古典诗词，在何种程度、何

种意义上塑造了一个国人丰赡斑斓的

人生图景？一个中华儿女的人生，又

如何在古典诗词中找到温暖可栖的精

神家园？

诗与思

追根溯源“诗”，《说文解字》 中

的解释是：“诗，志也。毛诗序曰，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

为诗。”中华古典诗词，与人们的内

心言志紧密相关，诗歌之自然合乐而

发，是距离人们内心最为自然和接近

的语言表达形式。

思维无法离开语言，语言即是思

维。每一种语言的诗歌形式，都是这

一种语言的最高表达，是这一语言中

的音乐因素和意义因素最为幽微玄妙

的聚合。这种诗歌的最高表达方式，

常常是这一人群“民族性”最为幽微

安适的栖身之处。这一民族秉持自己

的独特语言，对于世界整体的特殊感

受、特殊思考，这一民族心灵深处与

天地宇宙最为独特的关系，那“只有

站在我这个角度，才能看到的独特风

景”，也常常栖身在此诗词之中，这

也是被翻译为另一种语言之时，最为

难以转译、最容易漏掉的部分。

当面对人生的暂时困顿，“天生

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的旷

达；身处“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纷繁

复杂境况，彻悟到“不畏浮云遮望

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的未来前景；

不 怕 “ 山 重 水 复 疑 无 路 ”， 只 要 有

“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

生”的笃定豁达，就会在“吟啸且徐

行”的道路转折处，有“柳暗花明又

一村”终将到来的澄明境界。中国诗

词，以特殊的方式，对这个世界贡献

着属于这门语言的贡献。

哲学家德里达来到中国时，为东

方思维的特殊“通幽曲径”和“高蹈

超迈”所震惊，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

的话：“中国无哲学”。德里达的“中

国无哲学”并不是对于中国建立在汉

语语言特点之上的思维的贬抑，而是

一位西方哲学家对于超然独步于西方

思维之外的“中国东方思维”高山仰

止的惊叹和赞誉。东方中国，有着独

特的建立在“诗性”语言之上的思维

利器，在德里达眼中，有着不同于西

方发源、西方传统的“爱智慧”的

方式。

“诗与思”，西方建立在“对话”

（dialogue） 形 式 之 上 的 “ 辩 证 法 ”

（dialectic） 思维，自苏格拉底、柏拉

图、亚里士多德以降，塑造着整个西

方的思维整体图景的结构框架。东方

建立在视觉诗性的文字之上的汉语，

以及汉语独特的思维方式，以其“诗

性”“直观”“整体”“概括”等思维

特质，对整个东方世界构成巨大的影

响。东西方思维方式互有优长，它们

共同为人类“思”的方式提供着独特

的道路。

中华古典诗词，其中有“道”，

其 中 有 “ 思 ”。 其 中 的 “ 道 ” 与

“思”，是构成一个中国人思维的核心

结构，是中国人在数千年历史中与这

个 世 界 的 独 特 关 系 ， 看 到 的 独 特

风景。

诗与情

情感，在人类的生存和幸福标尺

中，有着独特的意义，托尔斯泰甚至

把 人 类 定 义 为 “ 有 深 厚 感 情 的 动

物”，以系统的语言表达精微丰富的

人类情感，是人类的独有能力。诗歌

——这语言和思维的极致表达，是人

类情感最为重要的传达渠道和“储存

器”。

李白之高蹈豪放，杜甫之沉郁顿

挫，苏轼之澄明旷达，李商隐之错彩

绮丽，王维之淡远蕴藉……每一个语

言里的诗人，都在以自己的一人一身

探索着人性情感表达的独特方式，以

惊心动魄的历险精神拓宽着人类感受

的疆域边界。

诗人对于独特山川风物中的情感

表达，几乎形成了那“数学般精确”

的唯一而又广泛共鸣的“情感表达

式”。思念故乡之夜，李白的“举头

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是我们绕不开

的诗句；面对冬日怀人的傍晚，白居

易的“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自言自语式的问语，是我们心头一次

次泛起的惆怅；亲人生死阴阳两隔，

“不思量，自难忘”的短句，会自然

在心头徘徊；返回离开多年的故乡，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内心

轻微颤抖，是“儿童相见不相识，笑

问客从何处来”的涕泪纷纷……

作为中华儿女的一员，这些诗词

歌赋的句子和句子之中，隐藏着文化

血脉最牢靠的基因密码。中华文明五

千多年的整体情感珍宝，被一代又一

代诗人收纳珍藏在诗词歌赋的“情感

储存器”中。

每当明月之夜，“江畔何人初见

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诗句和月华

一起上升，“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

时”的诗句，仿佛回到了“不知此诗

此句何人所做”的“无名诗人”的时

代。他们是“断竹续竹，飞土逐肉”

的上古无名者，是“关关雎鸠，在河

之洲”的无名者，是“河汉清且浅，

脉脉不得语”的无名者，是写出了此

时此刻“定理公式般”一字不可易、

一字不可改的千古诗句的无名诗人。

崔颢和李白关于黄鹤楼的题诗佳

话，是一个极具阐释学意义的“中华

诗词”表达范式。一个诗人，怀揣汉

语之笔登陆某处，面对千古景色，秉

持汉语工具，穷尽诗家才情，吟哦出

的是“一曲定乾坤”的极致表达。这

样的表达一旦被崔颢“昔人已乘黄鹤

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定格，在同一

个千年尺度传统之中的李白，便在这

样的景色面前发出了“眼前有景道不

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慨叹。这是

一句欣喜莫名的慨叹，也是千载传统

中 “诗人同在”的相惜和温暖。

这是一个以中华汉语为传统的数

千年持续涌流的记忆长河，所有的诗

人都在这长河中储存最为珍贵的诗

句，所有操持同一种语言的读者都在

以自己的阅读，复活着千古沉浮的诗

句，以每一代的阅读，擦拭、打磨、

照亮着灿若星河、砥柱中流的诗篇诗

句。每一个中国人在这里找到自己的

文化血脉，每一个诗人在这里追寻、

恢复到“无名”而又永恒的“中华诗

人”的神圣而谦卑的状态。

这些璀璨闪耀的诗句诗篇，是我

们借以认出自己“我是谁”的“文化

身份证”。这些诗篇连接的，是那个

无数人、无限时间共同汇聚起的“中

华民族共同记忆”的储存宝库。随着

全球华人的脚步拓展，无论华夏儿女

散落在何处，只要凭借着“床前明月

光”的诗句，都会找到汉语节奏之下

的“低头思故乡”。一代代人都会在

低头寻得的“故乡”，和那个巨大而

深厚的民族记忆相连。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随着世

界上学习汉语的人们的增加，这种原

本属于汉民族的绚烂记忆，将会在更

多 的 民 族 和 人 群 中 ， 找 到 共 鸣 和

知音。

中华古典诗词，是一面镜鉴，一

种声音，一抹馨香，一道划过寰宇天

空的虹霓，凭借这千载汇聚的灵魂和

精神，使得我们找到自己身体记忆里

的文化血脉，确认我们语言镜鉴中的

精神面容，从而与我们自己，以及遥

远的亲人们恍如梦寐、秉烛相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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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张 静静

好将一点红炉雪好将一点红炉雪 散作人间照夜灯散作人间照夜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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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先生生于 1924 年，1945 年开始教

学生涯，至今已经 70 余年。叶先生说：我平

生志意，就是要把美好的诗词传给下一代人。

“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叶先生

是用整个生命去传承和传播古典诗词，同时她

非常关心古典诗词的普及工作。最近，叶先生

和她的弟子南开大学的张静老师，由 《中国诗

词大会》 缘起，谈到了中国古典诗词的薪火相

传，她欣喜于各行各业的中国人对古典诗词的

浓厚兴趣。叶先生专门讲道：要将这篇谈话发

表在 《学习时报》，同愿中华古典诗词成为更

多中国人生命中的指路明灯！

编者按：

——叶嘉莹先生关于 《中国诗词大会》 的对话


